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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对我说，你先去远处转转，不
要回头看我。我就背对她往巴黎宠物公
墓深处走去。公墓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
河畔，不闻市声，只有鸟鸣。徘徊在排列
大体整齐的墓位间，观看着墓碑上那些
宠物的照片或雕像，还有扫墓者留下的
鲜花与祭物，心中不免与此前参观过的
埋人的拉雪兹、蒙玛特、蒙巴那斯等墓
地景象相比，觉得除了墓体较小外，整
个儿的氛围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亲情
流溢，生者与死者在这里可以对话，继
续心灵间的沟通。

那天是典型的巴黎天气，时而云开
光泄，时而细雨霏霏。那时墓园里除了
我和索菲，只有一对老夫妇，我依稀看
见他们在那边一个墓边弯腰摆放盆花，
本想用望远镜头拍张情景照，想到老友
索菲为她的狗扫墓都不愿我干扰，怎能
去惊动那对陌生的夫妇呢？我把镜头对
准了身边的一座猫、狗合葬墓，猫名琵
琪逝于1992年，活了12年，狗名尼可拉
逝于 1997年，享年 15，可知主人事先就
买下了足能葬下它们的穴位，顶部呈波
浪形的黑色大理石碑体上，两位的玉照
都是被女主人拥在怀中拍下的。

流连间，索菲走了过来，眼角的泪

痕尚未拭净。她主动为我翻译那些墓碑
或座石上的题词。“十二年里/我们共同
度过/那些好的和坏的日子/刻在我心
上的记忆/岁月也不能剥蚀”，这是为一
只名为茜贝的猫。“你/我们的狗/比人
更有人情味/有的人会在某个时刻背
弃/而你始终如一/甚至在我们倒霉的
时候/我们心灵深处/你排名第一”，后
面有一家人的签名。“一颗真诚的心/用
毛包裹/六公斤是纯粹的爱/你给予我
们的欢乐/无法用言辞表达”，6 公斤的
猫咪爱米丽，逝后获得如此厚重的谥
语，天堂有知，该怎样幸福地微笑？索菲
告诉我，这座占地数顷的公墓，是 1899
年由马尔格利特·杜朗侯爵夫人捐建
的。当时她死去一匹爱马，就葬在了公
墓一进门的地方。进门那座很高的大狗
雕像下，则是墓园里的第二位入葬者，
是杜朗夫人家乡阿涅尔市的市政府来

公葬的，那里是个滑雪胜地，那一年发
生雪崩，这条名为巴帕利的义犬一连救
出了40个遇难者，却在去救第41个时，
被那心慌意乱的家伙开枪打死了。我们
在参观中发现了几个鸟墓、一个猴墓，
其余几乎全是猫、狗的墓葬。

西洋人的墓地重艺术装饰，重氛围
的营造，巴黎那些葬人的墓地里，有更
多的题词、题诗。但是，人对人，有
时就不能免除虚伪，绮丽动人的诗
句，也许是违心敷衍的产物，这宠物
墓地里的题词、题诗就绝不可能含虚
伪的成分。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
正式经营的宠物墓地，墓位基本上已
满，新申请者要等到购买期满的旧墓
过了法定等待续款期以后，才能启用
那墓位，而且费用不菲。若不是心中
真有挚爱，谁会为死去的动物图虚荣
写虚伪的词句呢？

索菲说有两个最好的题诗我一定
要听她翻译，说着就把我带到那两个墓
前。一首短的：“我的欢愉我的悲愁/都
能从你眼里看到/这是双重思想的光
芒？/你逝去了/可你的眼光还在我眸子
里”；一首长的：“这里安葬着狄克/我生
命中惟一的朋友/内疚刺痛我的心/我
曾那样粗暴地将它训斥/想起那时它脆
弱的样子/惊异于我怎么没及时中止？/
现在我多么孤凄/想对它说我再也不会
粗暴/期待着梦中相会时的原谅/狄克
的主人真心实意地深爱过它/正是因为
相信它懂得这爱/我心里才不再一阵阵
疼痛”。写下这些句子的都不是诗人，可
谁能说这不是诗？

不过墓园里更多的墓上只有一句
“我们生活中的挚爱”、“永生难忘”之类
的简短题词，又转到索菲爱犬咪噜的墓
前，素净的花岗石墓体上只有名字和生
卒年，像这样的处理方式也为数不少。我
望了索菲一眼，她眼角又有泪光。我知
道，咪噜是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来到
她家的，却在她生活得到提升时溘然而
逝，那共度的岁月里有许多诡谲的遭际、
幽深的心曲，她那眼角的泪光，不就是为
咪噜吟出的诗句吗？

传说中，圣人孔子的女婿
公冶长懂得鸟语。这会是一种
多么非凡的大本领。圣人择婿
的标准不会含糊，仅凭懂鸟语
这一条来看，公冶长就是一个
异常特别的人。关于动物是否
有语言有思维，一直是人类极
想知道的一个秘密。我们称动
物为“它们”，对其既无比友善
又无比残酷。我们与它们之间
的关系真是纠缠不清，一言难
尽。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它
们当中选出了一些代表，如猫
和狗等，来与我们做更亲密的
接触，来陪伴我们，使我们孤单的心稍
稍得到了一些安慰，生活中的不安也得
到了一点缓解。猫与狗的柔顺和勇敢，
还有聪慧和忠诚之类，常常让人叹为观
止。“它们”是多么浩大繁杂的一个群
体，仅仅派出了猫与狗这两个使者、两
个灵物，就使人类有了无穷无尽的话
题，有了无穷无尽的依恋，还有无穷无
尽的故事。它们以完全不同或似曾相识
的风度和姿态，赢得了人类的好奇心和
同情心，还有发自内心的爱意。可是人
类对于动物的暴虐，也往往集中在这两
个生灵身上。有人说到了狗，并从自身
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说：

“只有人对不起狗，没有狗对不起人。”
多么朴素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一个

普遍的实情，一种最真实的人与动物相
处的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生活中有
人对动物千疼百爱，视如家人，有的却
正好相反。刚刚说到的狗，它们对主人
的忠诚始终如一，这是不容置疑的。可
是人在特别的境况下却会轻易地伤害
它们。它们被伤害甚至是被残害的历
史，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有人说得更
好，他们认为狗身上充溢着一种不可思
议的、巨大的激情，这种激情对于我们
人类来说可真是一个谜啊！人只需要注
视着它那双无辜和纯洁的眼睛，就足以
引起长久的反思，引起内心里的羞愧。
比起它的无私和热情，它的纯粹和激
情，老于世故的人倒也显得可悲。

说到动物，齐国东部的人格外爱
马。祖居于这个地方的人与骏马的关系
太密切了，可以说是与之朝夕相处、相
依为命。更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的祖先
曾经骑着骏马，穿越了陆沉前的老铁山
海峡，在登州海角与东北这片辽阔的地
域间跋涉，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生活。当
他们在胶东半岛上定居下来之后，首先
就是培育起天下最漂亮的马群，它们在
原野上奔驰的时候，就像大地上流淌的
油脂。在他们那儿，如果有哪个人敢于
伤害和虐待他的马，就会成为一个为人
不齿的家伙。在半岛东部，传统的体面
男人必有骏马、宝剑、雄鹰和狗。他们觉
得有它们一路追随和相伴，也就温暖和
安全了许多。女人则有自己的爱猫。直
到今天，上年纪的老婆婆端坐街头，十
有八九要怀抱一只美猫。

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生存伦理来
看，能够与动物产生深刻情感的人，才
算得上是健全和自然的人。麻木而残酷
地对待周围的其他生命，比如找一切借
口杀伐动物和树木的人，其实是一群暴
躁的变态者，是被群居生活弄得极不正
常的一类，与这样的人相处实际上是很
危险的事情。只有人群而没有其他生命
的闹市，那不过是一种孤独的群居。现
在看，人类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加走入了
这种孤独。

猫和狗挽救人类生命的故事层出
不穷，记载中马也多次在战场上搭救过
主人。真实的情况是，它们只要与人相处
就会产生感情，就会做出各种回报，这方
面人们是不会怀疑的。但真正深入和更加
厚重的回报，并不是那些具体的事例，不
是书上记录和媒体报道中那些动物助人
的奇闻，而是其他。动物对人的最大回报，

其实就是日常的陪伴与共同的
生存。由它们与我们一块儿生活
在这个星球上，看上去许多时候
好像彼此并不搭界，显得若即若
离，内里却有着深层的联系。我
们与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饮用
着同样的水源，都一块儿从这个
空间里寻找生活下去的资料。它
们在日出日落间的奔跑鸣叫和
飞翔，还有月下的安息，都证明
了这个生存空间的安全、充满活
力和生命的正常有序，这就从根
本上安慰了我们。如果我们彻底
没有了这种安慰，前面说过，那

就会是一种大孤单，那样我们人类本身将
变得非常危险。当我们与它们切近地接
触，与之对视，也就是四目相望的时候，还
能感受到来自另一种生命的目光，所谓的
心灵之窗。它向我们的这一次敞开决非小
事。许多人会想起这样的时刻，因为它的
眼睛会给他留下很难忘记的印象。

人类情感麻木的时候才会冰冷无
情。他们一旦变成了这样，就会毫无怜
悯地杀伐动物。这种杀虐不仅规模大，
而且历时长，使用的手段十分残酷。有
人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折磨动物，从
这种折磨中获取邪恶的快感，并从它们
身上获取利益，两手沾满了罪恶。物质
欲望覆盖和遮蔽了人性，人就成了最残
酷的动物。比如人竟然在活熊身上常年
插了导管，以源源不断地取得胆汁；为
了得到鲜嫩的肉品，竟丧尽天良地直接
从活驴身上选择部位割取；那些现代化
养鸡场，则让每只鸡一生固定在不能移
动的极小空间，将其当成了工业生产流
水线上的一个机械零部件。凡此种种数
不胜数，也不忍列举。只是没有人问一
句，人类这样干下去，不害怕什么在暗
中诅咒我们吗？

一时难以回答。人们只看到了降临
在自身的可怕的灾难，比如恶性疾病和
瘟疫的肆虐，还有一瞬间令几十万人丧
生的天灾。在这种生命无力抵抗的脆弱
面前，人类除了必要的坚强，还需要更
多的对于其他生命的怜悯，需要唤回自
己麻木的情感。人类或许会于某一个可
怕的黑夜，隐隐听到动物们发出的诅咒
之声。这诅咒真的是施向人类的。

人类无论愿意与否，事实上都在接
受这种诅咒。如此之多的诅咒散布在天
地之间，我们人类又怎么会受得了呢？
要知道这既不是迷信，也不是超验意义
上的假设，而是心的逻辑，是现实中无
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它将越来越显赫
地摆在我们面前。有人于十多年前提出
了一个假设，就是人类如果有一天完全
摆脱了食用动物，能否走入全新的完美
呢？这个阶段将是空前的文明在发生，
无测的灾难也会相应地降到最小。总
之，一切都是一个重新开始。这种设想
不仅与佛教教义完全吻合，还包含了世
俗生活的直接觉悟在里面。

事实上，人在冷漠无情地对待动物
的同时，对自身的伤害也是同样惨烈
的。这种惨烈由于没有直接感到剧痛，
所以也就被忽略了。但它的结果一定会
以其他方式复制和散布开来，比如战争
和种族迫害、人与人之间骇人听闻的酷
刑，这一切都类似于残害动物的一场场
复制。原来人性的丧失，就是在这种残
害动物的尝试中逐渐完成的。人对动物
施暴的过程，也是双手沾上鲜血、耳廓
听到嘶喊的过程，这种颜色、这种声音
一旦渗入心底就会驻留不去，罪孽感一
方面折磨了我们，另一方面又在奇怪地
诱惑我们。

我们像孔子的女婿公冶长那样，具
备与鸟对话的能力，大概是一种奢望。
但是亲近动物，与之发生更多的交流，
这种可能却一定是存在的、并不十分困
难的。这些事情看似简单，却真的是我
们生存中最大的一项幸福工程。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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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记》精选了 60 位中外
名家的100篇佳作，由6个国际动
物保护组织联合推荐，并受到国
内 96 家动物保护组织的热切关
注。这些作品从动物的真善美、动
物的悲惨处境、人类的残忍、人类
与动物的关系等诸多角度直击人
的灵魂，拷问人类的罪与罚、责任
与义务、道德与良知。相信读者自
会从中感受到精神的震撼，找到
自己所需的“心灵甘露”，进而升
华为对所有形态的生命——包括
人类与非人类的动物——的理解
与尊重、悲悯与善意、感恩与敬
畏。一篇篇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
文字配以丰子恺先生的传世名作

《护生画集》中的画作，图文并茂，
相得益彰，是一部启迪心智、弘扬
人性的难得之作。

本版文章均摘自散文集《动物
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我们围着火炉
很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一些远远的事情。
这时门开了，一个人挟着浓重的寒气进
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这个看起来挺老
实的人说：“你们要不要黄羊？”

“黄羊？”我们吃了一惊。
“对，活的黄羊。”
我妈就立刻开始和建华她们讨论羊

应该圈在什么地方。我还没反应过来，她
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了。

然后她转身问那个老实人：“最低多
少钱卖？”

“10块钱。”
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

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
大多了。

我也立刻支持。
见我们一家人都高兴成这样，那个

老实人也满意极了，甚至还有些骄傲的
样子。

给了钱后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跟着
他出去牵羊。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
子，怀里鼓鼓的，外套里裹着个东西。

“啊，是小黄羊呀。”
小孩把外套慢慢解开。

“啊，是白黄羊呀？”
……
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冬天的雪夜，我

们糊里糊涂用10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挺喜欢这只

兔子的，不愧是 10 块钱买的，比别人
家那些三四块钱的可是大得多了，跟个
羊羔似的。

而且，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这种
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
的，白得发亮。而且听说到天气暖和的
时候，它的毛色还会渐渐变成灰土黄色
的，这样，在戈壁滩上跑着的时候，就不
那么扎眼了。

我们找了一个铁笼子，把它扣在煤
棚的角落里，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
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永远都在慢
慢地啃那半个给冻得硬了的胡萝卜头。
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
卖的爆米花偷去拿给它吃，还悄悄地对
它 说 ：“ 兔 子 兔 子 ，你 一 个 人 好 可 怜
啊……”我在外面听见了，鼻子一酸，突

然也觉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又觉得外
婆也好可怜……天气总是那么冷，她只
好整天穿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紧紧偎
在火炉边，哪也不敢去。自从兔子来了以
后，她才在商店和煤棚之间走动走动。

我们一点儿也不亏待它，我们吃什
么它也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懒
懒的，眼珠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要是
这时有人说出“你们家兔子炒了够吃几
顿几顿”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恨死他。

我们都太喜欢这只兔子了，妈妈常
常把手从铁笼子的铁丝缝里伸进去，慢
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
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条前爪
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

一天一天过去，冬天最冷的时候已
经过去。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
兔身上，果真一天天、一根根地扎出了灰
黄色的毛来——它比我们更先、更敏锐
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突然有一天，这
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
们全家人真是又失望又奇怪又难过。

我们出去在院子周围细细地寻找，
一直找到很远的地方。好长时间过去了，
每天出门时，仍不忘在雪堆里四处瞧瞧。
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
菜，希望它看到后能够回家。

那个空空的铁笼子也一直空置在原
地……

后来，它居然又重新在笼子里冒出
来了……

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我们都把老棉衣换下来了，一身轻松地
干这干那。我们还把煤棚好好地拾掇了
一下，把塌下来的煤堆重新码了码。

就在这时，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兔子。
我们过来过去好几天，才慢慢注意

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它一动不动蜷在
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地看，这不是
我们的兔子是什么！它浑身原本光洁厚
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拉拉的，身上
又潮又脏，眉目不清的。我伸手进去摸
了一下——一把骨头，只差没散开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气，看上去这身体也丝
毫没有因呼吸而起伏的感觉。我飞奔去
商店找妈妈，妈妈也急急跑来看——

“ 呀 ，它 怎 么 又 回 来 了 ？它 怎 么 回 来
的……”

我远远地看着她小心地把兔子弄出
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
又想办法让它把早上剩下的稀饭吃下
去。

好在后来，这兔子还是挣扎着活了
过来，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5月
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在
院子里高高兴兴地跑来跑去，追着我外
婆要吃的。

现在再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
们用来罩住兔子的铁笼子只有五面，一
面是空的，而且又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
开始在那里打洞——煤棚又暗，乱七八
糟地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
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
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
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

那个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
把手伸进去探了探，又手持掏炉子的炉
钩进去探了探，居然都探不到头！后来，
他们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大
概地估计出这个小隧道可能有两米多
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
门口了，恐怕再有 20 公分，就可以出去
了……

我真的想象不到——当我们围着温
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过完一天、开始进

入梦乡……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
暗冰冷的地下一点一点忍着饥饿和寒
冷，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
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黑夜。我
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
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在绝境
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它
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地来临……整整一
个月……有时候它也会回到笼子里，回
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的
话，就攀着栅栏，啃放在铁笼子上的纸
箱子，嚼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
齿都黑黑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
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
天后，我们才慢慢注意到。

都说兔子胆小，可我们所知道的是，
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生命里没有惊
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
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奄奄一息，它始
终那么平静淡然。它发抖，挣扎，不是
因为害怕，而仅仅是因为它不能明白一
些事情而已。

我们也生活得多孤独啊！虽然春天
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
两只前爪抱着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
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
总是比我更轻易地抛弃不好的记忆，所
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
悦。

那一年的初春，我和原《江南游报》总编辑祁
子青被严寒困厄在长白山脚下的仙人桥，说是“困
厄”，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越野车水箱被突如其来的
寒流“炸”坏了，一时半会儿回不了通化而已。万万
比不得“夫子之厄于陈”的。

而且正好有暇尽兴地游览仙人桥熊场。
抽取熊胆无疑是一场噩梦……倒了霉的熊

像果冻似的颤个不停，惨叫声惊天动地……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告诉我，这个没有桥的地

方为什么被叫做“仙人桥”。
传说自然很多，而且几乎每个传说都和熊瞎

子有点关系，可见此地自古多熊。我们有熊氏的发
祥地应该是长白山才对。

熊场紧挨着鹿场。场主很热情。
事实上，只要看到过鹿群在草地上悠闲地溜

达，马上就令人感到熊场是熊牢。
场主解释说：熊，是不能放养的。大概是有别

于肉用熊，这里的熊被称为“胆熊”。
那熊房不知是什么建筑改建的，光线很暗。每

只熊都单独囚在大铁笼里，人立而嗥。
那一年的仙人桥熊场至少有15头胆熊，有黑

熊也有棕熊。熊场养熊的目的并非如外界讹传是
什么“那时候剁下预约的献给首长的熊掌，而且只
要肥腴的右掌”。

事实上，养熊的最大目的就是抽取熊胆，赚取
令人毛骨悚然的利润。

这一天的上午8点，令人肝胆俱裂的一幕开
始了。

和饲养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熊们心情最好的时
候，但一看到四个彪形大汉进来，熊群立即如见鬼
魅似的长嗥起来，把铁笼撼得摇摇欲坠。

饲养员说，这傻东西可灵了，因为是每天上午
8点准时抽胆汁，所以一到7点45分左右，它们就

没心思进食了，每头熊都有大祸临头之感，发出求
救的呻吟。

彪形大汉身穿白衣，脸上毫无表情。你可以想
象他们就像走向一根木桩一样走到三号笼前，闪
电般伸出一支特制的铁钩，钩住熊脖子，后者知道
大难临头，立即暴眼龇牙地哀嗥起来，熊尿当即潸
潸而下……

熊的力气当然很大，但是当它的四肢被铁钩
“摆平”成一个黑色“大”字以后，也只能像十字架
上的殉难者一样，无力地垂下头来哼唧。

这是一只体形小于棕熊的黑熊，也被叫做“狗
熊”。由于现在胸腹全裸，酷刑的全过程也就可以
一览无余。

熊肚上熊毛剃净处有一道永远不能痊愈的刀
口。

在相当于人类肝区的部位（右胁下），人们用
手术为熊造了一个瘘管，直通熊的胆囊，外连一根
透明的塑料软管，平时用一种黏性很强的敷料把
软管和创面紧紧包扎起来，抽取胆汁时打开包扎，
将针筒插入塑料软管即可。

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敲骨吸髓的过程了─
─在墨绿色的胆汁被迅速抽吸时，可怜的熊张大
着嘴，两眼暴突，肝区痛得像果冻一样颤个不停。

最要命的是，那针筒为了等候胆汁而时抽时
停，熊的哀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
下滑颤音，瘆得我们的胃部也痉挛起来。

我们仍然无法想象当一种活体在无麻醉时被
活活抽吸汁液的痛楚，这一刻我只想到人们活吸
猴脑时的狰狞面目和猴的龇牙咧嘴。

但猴只须痛一次便一了百了，是“斩立决”。熊
则不然，那一种“凌迟”是永远的痛。

这场酷刑从8点一直持续到10点，惨叫声响
彻山坳，15只大熊全被抽取了胆汁，动作是极利

索的，再“力拔山兮”的大家伙，只消被黑无常似的
铁钩一钩，就目瞪口呆，颓然若死。

每只熊根据体形大小，每天分别抽取150毫
升到200毫升左右，抽完胆汁的熊都很懂事地捂
着肝区蜷缩在笼内哆嗦，晶亮的小眼睛，有的还
挂着泪……

事变猝然：五号熊为抗暴而拉出了自己的肝
肠……众熊哀号，“狱暴”在即。

熊胆自古被列为中药是大名药之一。《本草纲
目》载，熊胆苦、寒、无毒，主治时气热盛，暑月久
痢，疳匿心痛。又为退热清心、平肝明目之良药。问
题是，上述疾病并非只有熊胆入药才能治，可以替
代的药物相当多，况且熊是国家濒危保护动物，现
有数量已经稀少，很多年来，憨态可掬的熊在商人
眼里只是一堆商品的原材料。饲养员说，平心而
论，这傻东西生活在山林里从不惹人，长白山山民
几乎都有过遭遇熊的经历。

它有很长的冬眠期，视线较差而嗅觉听觉灵
敏，对人的危害远远低于虎狼，一般你不惹它，它
和你各行其道。

它又是一个著名的杂食者，野果嫩枝，蛙蛇鼠
鱼，荤素咸宜，很少与人类争抢食物资源。

但是匹熊无咎，怀胆其罪。只要想想一头熊每
天早晨都要像奶牛一样被榨去体内大量的汁液，
就可知道它的寿命是决计不长的，熊场主说，最长
的也就在他手里活到过五年，他对我们关注熊的

痛苦表示极大的惊讶和藐视。在他解释一个男子
汉根本不必去理会一个畜生的感受时，熊舍内突
然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这是上午10点30分左右，我们跟着场主冲进
熊舍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五号笼内的棕熊（也
叫做马熊）扒开了创口，把一副肝肠拉了出来高举
着狂嗥，血流遍地。

马上有人撞钟示警。马上有应急人员冲进熊
舍，挥舞着利斧和大铁钩。

完了。场主说，这倔东西这几天已不安分，早
该给它穿上“铁马甲”的。

现在要紧的是赶紧“抢救”熊掌！他跺着脚，口
气十分腥臊难闻。熊掌是必须活砍的。

我们发觉熊笼是有机关的，启动“凡尔”
后，一侧笼壁立刻压向熊体，制得它丝毫不能动
弹，有人迅速递上砧板，然后只听“噗”的一
声，利斧闪光过处，五号熊的右掌当即肉粽一样
被血淋淋地砍下。

濒死的熊虽然力大无穷，但此刻只能一声连
一声发出硬勺刮动搪瓷面盆似的尖啸。

然后砍下左掌和后掌，血流满熊舍，我们从来
不知道，一只熊竟有这么多的血而且这么黏稠。

大熊喘着粗气，眼神渐渐散乱，完全成了一个
血球。

大概是屋内杀气太盛，笼内的十余头大熊忽
然一起发出摄人心魄的哀鸣。

那种来自山林的充满原始兽性的无比压抑无
比愤懑的警告足够令人发指、令人脚软，粗陋的熊
舍被震得咔咔直响……

但场主不愧是屠夫出身，在大熊们作势暴动、
众人争相逃命的危急关头，他喝住众人，冒着极大
的危险，指挥壮汉给最凶暴、最有可能自残的几头
大熊穿上“铁马甲”。

我们现在看清楚了“铁马甲”。
铠甲的式样，极笨极重，即令“极其长大的”吕

布也无力承受得了，场主故伎重演，启动“凡尔”，
制服大熊，注射麻醉，然后哐啷一声用“铁马甲”把
大熊整个身体“铐”了起来，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
中世纪欧洲的“贞节裤”，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后者
的“窗口”开在泄殖腔，前者的“窗口”刚好开在肝
区。披挂以后的大熊仍然每天可以抽榨胆汁，可以
做果冻状颤抖，却无以自残，运用之妙，足可以使
古之酷吏惭愧的。

说来也真不可思议，一看到“铁马甲”，原拟起
义的大熊突然都安静了。

“铁马甲”的厉害，可见一斑。场主得意地说，
熊最喜挠痒痒，也最怕挠不着痒处，该刑具一上
身，闷热之下，必定虱蚤狂生，到时候即令是“熊
王”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地向他乞性乞命。

场主长相鹰视而狼顾，自称姓来。该不是著名
酷吏来俊臣的后裔吧。

临走时只听他呵斥手下说，快剥！熊皮要趁热
剥，活剥更好。

离开仙人桥时仍然没人说得清楚仙人桥的来
历。说法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说法是很久很久以
前长白山人熊相搏太过，轩辕皇帝（有熊氏）知道
后认为是人熊语言不通所致，于是在此造了一座
大石桥，称但凡人熊一过此桥便心意相通，可以互
不侵犯。

问题是人们普遍相信此桥乃宝物所造，于是
拖家挈口、呼朋招友地去拆桥。

于是人熊之间不再有沟通的可能，而责任仍
然在人。

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祖先的图腾曾经就是一只大熊；不信的话，你
至今还能挖出残桥的石碑来……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李 娟

熊场见闻
□胡展奋


